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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泰华长篇小说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泰华长篇小说的萌芽 
 

 

泰国是接受中华文化较早的国家，在泰国的第一代王朝---素可泰王朝时代

（公元 1209－－1350 年），随着中国人冒险渡过七洲洋到泰国谋生，就把中华文

化带入泰国。到大成王朝时代（公元 1350－－1767 年），因与明朝关系密切，两

国交往频繁，有很多中国人到泰国定居。及至华裔王郑昭的吞武里王朝时代

（1767－－1782 年），泰国的华侨已逾百万人。这些华侨把中国的陶瓷技术、木

雕工艺、绘画艺术，以及狮子舞、潮州戏、功夫茶带到泰国，并且广为流传，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泰国的华文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

的。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保皇党成员逃到南洋，在曼谷创办了第一份华文

报纸——《汉境日报》，宣传保皇党的政治主张。继之，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派员

到南洋开展反清活动，在曼谷先后创办了《华暹日报》、《同侨报》，宣传民主革

命，还开办华文学校，发展华文教育。这些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报纸，是泰国华

文最早的物化载体。各个报纸都辟有文艺副刊，发表文言形式的作品，其内容几

乎全是政治鼓动性的，艺术水平不高，在那动荡不居的年代里只是一种时代的点

缀品。不过，这种初萌状态的华文作品，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很大，文学的根

性很强，为以后泰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中国发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震波同样遍及东南亚各地，使五四的新文化

新文学在南洋开出绚丽的新花。”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泰国华侨带来的最大

影响，就是思想的启蒙，接受了五四的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

的激进思想，开启了华侨作家用语体文进行创作的先河，并由此开始了泰华新文

学的拓荒时期（191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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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华作家协会，1991 年出版。 

泰国华文报纸最早刊载的现代语体文作品，是《中华民报》副刊于 20 年代

初转载的现代作家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小说描写的是缅甸华侨青年真诚相

恋后却不能在一起，最终以殉情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故事。这部小说引起泰国华侨

青年的共鸣，深受读者欢迎。后来该报相继发表了华侨作者子才的小说《拉夫歌

声》、无心的诗歌《爱神》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仿效中国现代文学的痕迹。 

20 年代末期，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政局动荡，一些在国内求学的泰国华侨青

年和新移民从大陆南渡。他们在国内因为接受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来泰国后又

大多是从事文化、教育、新闻等工作，所以这些泰国华侨青年和新移民的到来对

泰华文学的发展具有奠基的意义。当时的泰国政府对华侨采取开明的态度，华文

学校很多，华文报纸也没有受到阻禁，从而使一些报纸的副刊越办越活跃；有些

华校也办华文校刊、壁报，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发展空间，壮大了创作队伍。 

到 30 年代中期，一些文学青年学习国内作家结盟的做法，纷纷成立文学社

团、读书会，聚集一些言谈投机的文友，交流创作感受，并在报纸上出版“寄

刊”。当时组成的文学社团性质的同仁组织有六十三个，其中阵容较大的有彷徨

学社、椒文学社等。参加社团的成员有新闻从业人员、教师、店员、工人、学

生，几乎涉及华侨世界的各个层面。其中彷徨学社是实力最强的社团，成员中拥

有泰华报界的名家方修畅、郑开修、黄病佛、林蝶衣、丘心婴等二十多位骨干。

该社在《国民日报》出版寄刊《彷徨》、《平芜》等文艺专刊，以及理论专刊《天

野》。他们不仅有一支实力很强的创作队伍，而且在创作观方面积极倡导“为人

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郑开修十分明确地表示：[1] “作品之有没有社会价值，要

看它对于现实之批判作用而定，只写身边琐事，与社会没有实际关联的个人主义

作品，现在是被清算了。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是：怎样用形象化和概括化的方法，

来创造些能够表现出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东西”。这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

观，对泰华文学的启蒙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直至今天，泰华文学始终是沿

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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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泰国八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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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从 1936 年起，泰国华侨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

活动，组织了“反帝大同盟”，下设几个联合会，其中的“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

会”，是负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该会于 1936 年 11 月初，在曼谷光华堂举行

“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并进一步张扬了现实主义的大旗。同时，《华侨日报》

发表题为《追悼鲁迅先生》的专论，用之号召文友们发扬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精

神，以笔作刀枪，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1]七七事变发生后，更加激起泰华作家的抗日救亡热情，因此在创作上更加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许多社团在报纸上出版寄刊，为文友提供创作园地。据

丘心婴 1938 年的统计，当时泰华文学界出版的文艺专刊有三十九个，支持这些

专刊的骨干作者有百余人。这些专刊几乎全是为抗日救亡而摇旗呐喊，同时也为

现实主义文学在泰国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时的泰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

与中国现代文学血脉相连，声息相通，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

当时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之争，关于文艺大

众化的讨论等问题，在泰华文坛掀起了相应的波澜。并对泰华文学作者发扬现实

主义创作精神，反映大众生活和学习通俗语言写作，都起到促进作用。 

在风云激荡的 30 年代，泰华作家虽然创作和出版了许多小说、散文作品，

如方修畅的小说集《回风》、谭金洪的小说《禁果》、林蝶衣的小说集《扁豆

花》、郑开修的散文《梅子集》、黄病佛的散文《涂鸦集》等，但是民族危亡的时

代主旋律，燃沸了诗人的激情，诗歌创作也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以高亢的时代的

最强音，抒发了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豪情。泰华诗人李少儒在《“五四”

爆开的火花》一文中，充分肯定了 30 年代泰华新诗的创作成就。他认为这个时

期的新诗，“比起现在，论质量，或有过之。原因是当时一般前辈在国学方面的

修养好，而五四学运时，这辈人正当青年或中年时期，对学运的启发、感受是强

烈的，以现代白话词语写出的自由体的新诗，其特点是富有古典诗词的风韵；而

时当烽火在祖国燃起，热血青年激于义愤，抒之于诗篇，故皆写得有骨有肉，且

颇富民族风格，质与量均相当可观”。这个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作者有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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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春陆、陈小民：《泰国华文文学初探》，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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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十多部诗集，如方修畅《柳烟诗存》、黄病佛的《病佛诗集》、陈容子的

《蓝天使》、方涛的《水上人家》、田江的《河边的人们》、林蝶衣的《桥上集》，

等等。就诗作的风格看，在现代自由诗的总风格下，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充

满着时代义愤的怒吼，如剑伦的《奴隶的怒吼》、田江的《我诅咒，我叹息》

等，特别是田江的诗呼应了擂鼓诗人田间的创作风格： 

[1] “我诅咒，我叹息！／往事可数，／今天还如此，／看血的音容呵！／听血的

声浪。”诗的节奏急骤，犹如鼓点，激情澎湃，势如投枪，再辅以通感的艺术观

照，更增强了诗的张力。另一种是洋溢着社会正义哀惋的笛音，如许征鸿的 

《路尸》，[2] “以哲理的冷感把路尸牵制的层面，理性的揭开，最后以富哲理

的词句给人以无限的感慨与沉思”： 

我知道您是赶黑夜的人 

不耐烦等到天亮 

便抛下一口气走了 

告诉您，这时虽是朝晨 

怎耐太阳还躲在黑云里   

这首诗凄惋忧愤，含蓄深沉，在某种程度上不难找到愤世忧时的艾青的影

子。泰华文学在 30 年代所掀起的以诗歌为主导的创作高潮，无论内容还是形

式，都与国内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声息相通，是华侨在客居国的文学创作，属

于中国现代文学在异域的延伸与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1941 年 12 月泰国落入日寇的魔掌。日寇在泰国大肆追

捕、迫害有抗日嫌疑的知识分子，使许多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或重庆，也有些

逃到缅甸、越南等国，还有的转入地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华校倒闭，华

文报纸被查封，泰华文学难以为继，陷入了冬眠期（1941——1945）。 

从 4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中期，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适者生存的磨合时期

（1945——1955）。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间，泰国的华文学校相继复校，华文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李少儒：《“五四”爆开的火花》，《华文文学》，1998 年第 1 期。 
[2] 李少儒：《“五四”爆开的火花》，《华文文学》，199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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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也相机而动，或是复刊，或是创办，激活了沉寂的文坛，吸引了许多新老作

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活跃在这个时期的作家，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华裔，有在

泰国出生，后到中国、香港求学或工作而返回泰国的，也有因国内战争而南下定

居者。这种作家构成，为泰华文坛充实了新生力量，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中

国成立后，[1]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的封锁，而中国也

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泰国也投入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

渐雷厉风行”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泰华文坛发生了一场关于写什么的讨论。一些

回归和南下的作家，强调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一个支流，文学创作应该表

现出“面向祖国”，表现祖国情结，抒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天涯羁旅，不胜

落寞的情怀。另一些本地土生土长作家，在进入 50 年代后已经成熟。 

[2] “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另一些作家主张为了适应时

局形势与读者要求，文学还要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尽管双方各持己见，各

有所据，然而时局所囿，以怀乡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题材的“面向祖国”的

侨民文学已不为主流社会所青睐。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泰华文学开始

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在泰

国的延伸与发展，但由于作品植根于泰国的生活土壤，揉进了异域的文化基因，

其风格特色已与启蒙时期的泰华文学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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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泰华文学》， 香港文学世界出版社出版。 
[2]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华作家协会，199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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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泰华长篇小说的发展 

 

 

泰华文学在进入 50 年代后已经成熟。这个时期，虽然小说、诗歌、散文都

呈现出繁茂的景象，但以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最为突出，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陈仃（林青）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巴尔的中篇小说

《禁区》和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其续篇《座山成之家》等。 

陈仃的《三聘姑娘》于 1954 年 6 月开始在《半岛文艺》杂志上连载， 前后

八期，后又印行单行本。这部小说写的是曼谷最古老的唐人街－－三聘街的兴记

号老板的三个女儿的故事。大女儿宝珠，是个传统的女性。由于父亲宠爱姨太

太，她和母亲一直处于被压抑的境地，因而使她的性格在温柔敦厚之外，还有着

逆来顺受、抑郁寡欢的特征。二姑娘秀珠和三姑娘佩珠都是姨太太所生，也都受

到父亲的溺爱和娇纵，但是秀珠因为在洋学校学英文，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

响，思想洋化而且浪漫，将自己的婚姻视为追逐金钱的筹码，险些铸成大错。而

三姑娘佩珠受到新中国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生活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思想开

朗、乐观热情，是作家着力塑造的进步青年的形象。小说发表后在泰华读者群中

反响很大。这是因为[1] “一方面，它顺应了当时青年读者追求进步，向往新社会

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三聘街这一古老华人社会的解剖，表现了泰华

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所反映出来的骚动、裂变和发展

态势，使华人读者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如果说《三聘姑娘》表现

的是纯华人世界的生活，那么巴尔的《禁区》和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及

《座山成之家》，则是着眼于中泰人民的文化、血统和经济关系的水乳交融的世

界，以较宽的生活幅面，反映了泰华社会的商场动态，中上层人士的人生际遇，

以及中泰合璧家庭的悲欢故事。除此以外，还有陈仃的《火里红莲》、天风的

《遥远的路》等。这些作品的问世，反映了泰华文学在磨合时期表现“此时此

地”的最佳成果，标志着泰华文学已开始“落地生根”，融进了异域色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华作家协会，199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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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胜利后的十年间，华文报刊对泰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时的

华文报纸，如《全民报》、《中原报》、《光华报》、《中华日报》、《大时代》等都有

副刊，也都刊载文学作品。这就吸引了许多作者，使他们 [1]“以充满活力的笔触

和对社会之热爱，在文艺副刊上写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文字”，从而在促进

泰华文学繁荣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要看到，50 年代上半期，泰国的华文刊

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也大。较有影响的有半月刊《半岛文艺》（陈仃主编），

1953 年 6 月创刊，出版了三十二期后，因时局变化而停刊。该刊以刊发小说为

主，在将近一年半的办刊时间内，先后发表了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火

里红莲》，谭真的长篇小说《座山成之家》，萧汉昌的小说《骆驼穿线》，以及天

风、艾虹、海兰等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盛行一时，是当时很受读者

欢迎的刊物。在 1954 年到 1955 年间，还先后出版了半月刊《玫瑰》（张综灵主

编）、《椰风文艺》（乃北主编）、《青年人》（钟舟主编）、周刊《曼谷风》（陈陆留

主编）等，但都命途多舛，出版几期或十几期就销声匿迹。不过却象慧星一样划

破了夜空，给泰华文坛带来一线光明。 

从 1956 年到 1975 年间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波浪型的“繁荣－－沉寂”时期

（1956——1975）。1955 年 4 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泰两国外长就华侨

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议，许多华侨加入泰国国籍，无疑为华侨的生存提供了保

障，也缓和了泰华关系。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泰国的经济就进入恢复发展时

期。虽然泰国政府几次更迭，但是历届政府都极力维护经济改革的连贯性，使泰

国社会较为稳定。而泰华文学经历了 50 年代初期的“面向祖国”和“此时此

地”的讨论后，很慎重地适应了这种形势，对泰国政府的政策、措施，采取和谐

的姿态。加之，一些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已相继成熟，并在泰华文坛成为一支生

力军。[2]“这支生力军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这和以前中

国南来文化人忆旧怀乡的华侨文艺有着根本的差别”。如，方思若、白翎、老

羊、徐翩、司马攻、白令海、许静华、吴素臣、沈逸文等所组成的这支生力军与

老作家一道，共同浇灌泰华文学，促成了 50 年代后期泰华文学的活跃与繁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泰华文学》， 香港文学世界出版社出版。 
 [2] 陈贤茂：《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幅缩影》，《华文文学》，199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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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这种活跃与繁荣的再一个原因，是华文报刊及其评奖活动的促进。泰国

的华文文学创作主要依靠报刊提供发表园地。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泰国经

济跨进恢复发展的快行道，华文报刊的发展也如雨后春笋。当时除《星暹日报》、

《世界日报》、《中华日报》、《京华日报》等四大华文报纸辟有文艺版外，还新创

办了一些周报，如《曼谷新闻》、《曼谷周报》、《华侨周报》、《华风周报》等（最

盛时有八家周报），也都辟有文艺版。这些周报的文艺版，办得生动活泼，在内

容、编排和稿酬方面都不逊色于日报，从而吸引了大批作者和读者，使得一些周

报的销量超过五千多份。此外，还创办了些文艺刊物，如 1956 年创刊的《黄金

地》（天风主编）、1958 年创刊的《七洲洋》（克夫、黎毅等创办）等，以及一些

生命周期不长的期刊。这些华文报刊刊载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中短篇小

说和长篇小说，对泰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繁荣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一些报刊开展的评奖活动，不仅发现和培养了新作者，而且也激活了泰华文

学的发展。《曼谷新闻》于 1956 年创刊，在十多年间举办了三次短篇小说评奖活

动。《华侨周报》、《华风周报》、《七洲洋》各举办过一次评奖，此间影响较大的

是《世界日报》于 1960 年和 1961 年举办的两次泰华青年文艺奖。这些评奖活动

每次收获都很大，至少有百篇作品参评，而且总 [1]“出现不少令人惊喜、令人意

想不到的新题材、高质量的作品”。可见，文学评奖“象强心剂，活跃无数心灵

枯槁的文艺爱好者，使他们的一再消沉的意志复苏，再次拿起生锈的笔加倍努力

去寻找创作的新途径，而进入另一境界”。 

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十年间，报刊的发展是与小说创作相辅相成的。小说吸引

了很多读者，促进了报刊的发展，而报刊的发展，又为小说创作拓展了园地。林

炳亮、方思若、周猎夫等创办的《曼谷新闻》，鼓励作者创作一期刊完的万言小

说。并且十多年间共发表了数百篇万言小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周报”的竞相创办。《曼谷新闻》很重视发表长篇小说，先后连载了黄 

江的《少女日记》、年腊梅的《蓝色的舞台》、《湄南河恋歌》及倪长游的中篇小

说《鬼蜮正传》。尤其是方思若倡议，由他和倪长游、亦非、李栩、沈逸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洪林：《泰华文学四十年概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视角》，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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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飘、亚子等联合执笔的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1]“开泰华接龙小说之

先声，获得此间读者的佳评”。1964 年方思若与其夫人何韵女士创办《华风周

报》，方思若再次带头为龙首，与倪长游、亦非、吴继岳、沈逸文、白翎、红

樱、李栩、年腊梅等合作，推出了第二个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 

1965 年以后，或因政局变化，或因经费拮据，一些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使许

多作者失去精神上的依靠，只得弃笔从商，另寻出路。从此泰华文坛由盛而衰，

沉寂了几年。   

1975 年 7 月，中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两国都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使

得两国的政治交往频繁，双边贸易增长很快，政治经济关系都有很大进展，这就

给泰华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从泰国社会看，70 年代后期泰国国内的政治经

济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对华文报刊采取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外国

投资不断涌进，使泰国的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水平也

有较大提高。在泰国的五千万人口中，华人血统的人约占五份之一。中华民族的

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之

后，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为泰华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发展空

间。从文学自身看，中国大陆文学的开放，促进了泰华文学与大陆文学的联系与

交流；80 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泰华作家受到一些激励。在这种社会

环境和文学自身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泰华文学经历了 70 年代后期几年的物质和

精神的准备阶段，到 80 年代中期就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75——2000）。这是

泰华文学的“黄金时代”，直到本世纪末仍未减其锐势。 

标志着泰华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格局的，是建立了文学团体，活跃了文坛气

氛。30 年代的泰华文坛建立过一些文学社团，在团结作者，繁荣创作方面，产生

过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文学社团举步维艰，被视为畏途。进入 80

年代以后，随着中泰两国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使泰华作家感到应该建立自己的团

体。于是，在 1983 年春由方思若牵头，以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创作集

体为基础，并联合其他文友，组成“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筹委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泰国八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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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举方思若为会长。1984 年 4 月 12 日“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在曼谷召开会

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会上选举出十五个执行委员， 方思若蝉联会长， 林长

茂、岭南人、韩牧为副会长。泰华写作人协会自筹备之日起，就显示出很大的凝

聚力，不仅吸收了许多辛勤笔耕的作家，而且还把辍笔多年的作家团结起来，壮

大了创作队伍，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该会于 1990 年 5 月更名为泰华

作家协会，如今已历九届，会员达一百四十多人。现任会长司马攻，副会长梦

莉、姚宗伟、胡惠南、陈博文。除此以外，还有“泰华文艺协会”、“泰商文友

联谊会”、“泰华诗社”、“泰中学会”、“泰国文学艺术会”等。这几个文学

团体的规模大小不等，会员也有交叉，总计会员约有三百多人，在文坛上很活

跃，并经常发表作品的有七十余人。但队伍最大、实力最强、机构健全、联系面

广，为泰华文学发展贡献较大的，当属“泰华作家协会”。 

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了相互的了解。自泰华作家协会成立以后，就很重

视对外的文化联络工作。1987 年他们组织了以方思若、司马攻为正副团长的访华

团，走出了湄南河，访问了北京、广州、香港，揭开了文学交流的序幕。此后，

他们多次应邀出席中国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加强文友联系，切磋创作经

验。他们还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活动和“第一届世界华

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打破了闭塞的局面，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自 1986

年以来，中国作家代表团先后六次访问泰国，台湾诗人痖弦、余光中、林焕彰、

评论家李瑞腾及香港诗人犁青等也先后来泰作创作交流，对泰华文学的焕发新的

生机都起着激励的作用。近十年来，在曼谷相继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第

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第二届世界华文微

型小说研讨会”，汇聚了世界各国的文学精英，传播了各国各地华文文学信息，

文友们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活跃了泰华文坛，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 

举办各种名目的征文比赛，涌现出一批佳作。泰华文坛历来就有评奖征文的

好传统，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好途径。1980 年《新中原报》

“大众文艺”版在主编魏登的主持下，举办“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笔奖”， 激

发了泰华文坛新兵老将的创作热情。1983 年“泰华写作人协会筹委会”成立后，

与《新中原报》联合举办“八三文艺征文比赛”。这次征文收到应征作品四百多

件，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门类，是历届征文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征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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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是“新旧作者并肩，老中青结合，共同奋起为谋

求泰华文艺发展的壮举”，“是 80 年代泰华文坛繁荣的良好开端”。五年以后，

《新中原报》（前身为《中原报》，1958 年被迫停刊，1974 年以现名复刊）为纪

念创办五十周年、复刊十四周年举办“八八年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奖征文比

赛”，应征作品达一百一十一件，打破历届征文比赛的记录。为扩大泰华文学的

影响，此次征文比赛特邀中国的秦牧、饶芃子、台湾的柏杨、张香华、香港的刘

以鬯、新加坡的方修等参加评奖工作，评出获奖作品十九件。域外评委充分肯定

了泰华文学取得的新成绩，给在文艺园地辛勤劳作的园丁们以极大鼓舞。这次比

赛是泰华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反映了泰华文学的新进展。《星暹日报》分别在

1989 年、1994 年与暨南大学旅泰校友会携手举办了“泰华短篇创作金牌奖征文

比赛”。1993 年泰国华人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华侨崇圣大学。揭幕时，为增添

盛典气势，还组织了一次征文比赛。这些接踵而来的赛事，反映了泰华文坛的后

劲、潜力和积极参与的热情，也为泰华文学的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88 年以来，在方思若、司马攻的倡导下，泰华文学界掀起了出版作品集的

热潮。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出版的文学作品近六十种，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司马

攻的《明月水中来》、《演员》、《冷热集》，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

下砌座小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游欧见闻录》，陈博文的《晚霞满

天》、《浮生漫笔》，饶公桥的《椰雨蕉风》，许静华的《湄南河畔的故事》、《泰华

写作人剪影》，曾天的《微笑国度之歌》，黄水遥的《琴与花朵》，吴继岳的《吴

继岳文集》，子帆的《子帆诗集》，李少儒编的多人合集《五月总是诗》，以及泰

华作家协会丛书《泰华短篇小说集》、《泰华散文集》、《泰华杂文集》、《泰华诗

集》、《泰华微型小说集》，还有四本《湄江文艺》等。此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出版社对泰华文学的发展十分重视，热心为其出版著作。1986 年以来，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出版了吴继岳的长篇小说《侨领正传》、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接龙小

说《风雨耀华力》、台湾陈纪滢主编的《亚洲华文作家》出版了泰华专辑、星光

出版社出版了司马攻的散文集《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香港《文学世界》社

出版了《泰华文学》专辑、诗双月刊出版社出版了岭南人的诗集《结》等等。至

于 90 年代下半期的今天，泰华作家在域外出版著作的就更多了，这也给泰华作

家走出湄南河拓开了航路。这些作品集的出版是泰华文坛的一次大检阅，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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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文学界的创作实力，从而使泰国的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 [1]“占有显

著地位” 。   

综观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创作，以散文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不仅作品数量

多，而且质量也高。本来泰文文学的散文并不发达，而泰华作家创作散文，一是

由于他们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对自由灵活，便于直抒胸臆的散文情有独

钟；二是泰华作家“多是人间六十翁”，又多从事商务，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短

小、灵活的散文更适合表达他们的情感；三是这些作家艺术功力深厚，技法纯熟

老到，便于在这个艺术殿堂施展才华。泰华作家的散文，从总体上看有三个特

征：其一， 故园情结。表现这种情结的作家多是在青少年时代，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哺育，定居泰国后又接受了泰文化的熏染，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使他们

既对传统的文化精神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对远适他邦的泰文

化产生了感情的融会。因而，他们的散文不是单纯的怀乡恋旧，而是从一种历史

时空、地域环境，表现了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机制，以及反思这

种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的自觉。如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飘过黄山》、《荔枝

奴》，姚宗伟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小河之恋》，梦莉的《往事东流水》等；其

二，爱的忆恋。或寻觅失落的爱情，或抒写爱情的渴望，都没有落入窠臼，把爱

情这个古老的主题翻出了新意。如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恨君不似江楼

月》，琴思钢的《湄南河桥畔的断想》，伍滨的《启德机场两停留》，晓云的《那

一年，你十七岁》等，都写得情感淋漓，不落俗套；其三，道德评判。或借物抒

怀，或托物言志，评判美丑，思考人生是泰华议论性散文的新收获。这些散文的

作者，以入世的态度介入社会，对世间丑恶的、虚伪事物予以鞭挞和轻松的嘲

弄，对美好的事物给予热烈的赞颂。如司马攻的《客气》、《激色水》，范模士的

《早出早归》，老羊的《孝心》，林牧的《说真话》，等等。标志着泰华散文成为

这个时期强项的，不只是作家们创作的数量多、出版的作品集多，重要的是有些

作家形成了标志着创作成熟的个人风格。如梦莉的散文温馨缠绵，凄惋动人，形

成了感情真挚，流畅自如的“梦莉体”，吸引了很多“梦莉迷”。再如，司马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泰华文学》， 香港文学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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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文清新隽永，蕴藉丰厚；陈博文的散文朴实平和，含蓄凝练；许静华的散文

轻松飘逸，如话家常；饶公桥的散文朴实深沉，刚健豪放。本来散文是一种不好

把握的文体，而作家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值得称道的。                

进入 90 年代以来，泰华微型小说异军突起，且有势不可挡之势。 先是司马

攻率先垂范，在 1990 年下半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微型小说作为引玉之砖。加之白

翎主持的《亚洲日报》文艺版的积极配合，很快就在泰华文学之河掀起了一层层

微型小说的浪花。接着《中华日报》、《世界日报》、《星暹日报》、《新中原报》的

文艺版也联手行动，到 1991 年，已有司马攻、刘扬、陈博文、姚宗伟、倪长游

等二十多为作家涉笔微型小说创作。1995 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江曾培等六位

中国作家，应泰华作协邀请访泰，座谈微型小说创作问题。通过这次座谈，给泰

华作家以很大鼓舞，掀起了一个新的微型小说创作高潮。在 1995 年一年间，曼

谷各华文报纸的文艺版，就刊发了微型小说四百多篇，因此司马攻说：[1]“从数

量来说。1995 年可称为泰华微型小说的丰收年”。1996 年 11 月，“ 泰华作

协”主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这是一次微型小说作家、研究者的

大会师，泰华作家有三十多位出席了会议，会上会下广泛交流，互相切磋，在泰

华文坛有掀起了一个新的微型小说创作热潮。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一些微型小说

集，如司马攻的《演员》、《独醒》，陈博文的《惊变》，倪长游《只说一句》， 曾

天的《老年爱国者》和司马攻主编的《泰华微型小说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

文集》等。此外还有马凡、钟子美、林牧、郑若瑟等创作的数量可观的微型小

说。 

就国际环境来说，和平与发展是新世纪的共同主题和中国不会放弃这种机

遇，也都会借机谋求自身的发展。近十几年来，泰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发展很

快，台湾、香港在泰国大量投资，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来泰国投资。

这种华人经济国际化的现象，促进了华文人才的需求，使得 [2]“许多工厂或大公

司聘用职员时，均声明优先录用懂得华文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司马攻：《〈泰华微型小说集〉序》，泰华作家协会，1996 年出版。 
[2]见香港《亚洲周刊》，1998 年 1 月 22 日。 ——《唐山师专学报》1999 年第 1 期《石家庄经济学院》199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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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面看，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提高，台湾、香港经

济的繁荣发展，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使用的华文，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瞩目，

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华语热。对此，泰国政府早已注意到，对华文教育政

策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允许设立讲授华文的学校，而且还同意一些大学开设中文

专修课程，如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博仁大学等都设立了华文专修课程。特

别是还批准华侨大企业家郑午楼先生创办的华侨崇圣大学设立中文系，同意谢慧

如先生创办的东方文化书院，聘请中国教授讲授华文课程。这一系列举措恰恰补

弥了华文教育两头大中间小的不足。华文教育是华文文学的根本，本固才能枝

荣，根深方可叶茂。对此泰华诗人岭南人曾作了一个恰切的比喻：[1]“冬天就快

要过去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泰华新移民日渐增多。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大约有从中国大陆、台湾、香

港的二十五万新移民在泰国定居。这些新移民不乏文学才俊，而且有的已崭露头

角，如晓云、陈雨等。从目前看，他们具有较好的文学根底，但他们刚刚在泰国

立足，还没有完全溶入泰国社会，对所处社会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及民族

个性，还鲜少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们的作品，虽然写的是泰国的生活，但是总给

人一种隔膜感。不过，待得他们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将与老移民及其后代组成一

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共同缔造泰华文学的美好未来。80 年代文学团体的建立，

在团结文友、促进创作、对外交流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后随着创作的

发展，青年作家的成长，将会有新的文学团体产生，形成新的创作核心；一些老

的文学团体也将会发展壮大，殚精竭虑地做好组织工作，团结更多的文友，携手

并肩地去开拓华文文学的新天地。还应看到，泰华文学团体中有一批执着于文学

事业的作家，他们象是“拖着破车的老牛， 在崎岖而泥泞的小道上迈步，向

前，向前，不管明天有多远， 也不管‘山穷水尽’继之有没有‘柳暗花

明’”，他们“还是要写下去”。这种为泰华文学的献身精神，不仅鼓舞着新移

民锲而不舍地进行创作，而且也激励着辍笔多年的作家归队，进一步加强泰华文

学的创作力量。泰华文学的乐观前景，除了上述的外部条件，还有一个最根本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岭南人：《峰回路转  叶绿花红》，《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视角》，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8

内部条件，就是文化传统的因袭力量。中华文化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历

久而不衰，是因为她有着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她延续的历史

长河中，她能在吸纳外来文化丰富自己，她能融汇异域文化，可是却难以改变自

身的独立品格。从泰华文学七十多年的历史看，从 40 年代到 70 年代，历经几次

“乌云压城城欲摧”的低潮期，即便是日寇统治最残酷的岁月，也没能灭绝华文

文学。她象蛰伏于地下的幼芽，一旦气温、湿度适宜，就茁壮地破土而出。有鉴

于此，未来的泰华文学即使遇到寒冬，但一遇到春雨滋润，又将是一个姹紫嫣

红、繁花似锦的世界。  

 

 

 

 

 

 

 

 

 

 

 

 

 

 

 

 

 

 

 

 

 

 

 

 

 

 

 

 
 
 
 

 
 


